第七讲:  唐宋散文《后赤壁赋》

教学目标：介绍宋散文大家苏轼，并介绍其作品《后赤壁赋》

教学方法：讲座形式，讨论。

教学课时：一课时
一、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欧阳修以后的文坛领袖，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著述十分丰富。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苏轼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人，一时名噪京师，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与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名列最高等级——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曾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苏轼又扶父丧还乡。三十四岁再到汴京。这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神宗，反对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苏轼出京做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等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苏轼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
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佑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  (《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至元祜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远谪惠、儋时期，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于是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佑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仆仆工作到最后赦还。

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创作的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徽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当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感慨，还想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一生。
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提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徐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入，但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喜读《庄子》。人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遂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寺，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二、参考译文。

这是十月十五日，我从雪堂出发，打算回到临皋。有两位客人与我同行，经过黄泥山坡。这时霜露已经降下，树叶都已落光。人影映在地面上，抬头就能看见一轮明月。看到这些，我们心中舒畅，于是边走边唱，相互应答。过了一会儿，我又叹气地说道：“有客人却没有酒，就算有酒又没有菜肴，月光皎洁，晚风清爽，这样美好的夜晚我们将如何度过呢?”客人说：“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撒网打了一条鱼，大口细鳞，形状如同松江的鲈鱼。只是我们到哪里去弄些酒来呢?”回家后我与妻子商量。她说：“我这儿有一斗酒，已经存放很久了，是为你临时的需要而准备的。”

于是我与客人们带上酒和鱼，又来到赤壁下面游玩。江中流水不断地发出巨响，江岸绝壁有千尺之高。山岭高峻，月亮显小；江水退落，礁石露出。曾几何时，江山的面貌已经不能辨认了。我于是提着衣角上山，爬过险峻的山岩，拨开茂盛的草丛，登上形同虎豹的石头，攀着形同虬龙的古树，直登到鹰隼筑巢的高处，俯瞰水神所居的深渊。两位客人都跟不上我了。我放声长啸，草木为之震动，山谷间发出回响，大风骤起，波涛涌现。这时我也不由得心生忧伤，感到震惊和恐惧，寒意顿生，觉得不能在那里停留。于是我们回到船上，在大江中任其漂流，停在哪里就在那里休息。时间已经是快到半夜了，环顾四周，寂寞冷清，刚好有一只孤鹤横飞过江面，向东飞来，翅膀像车轮那么大，就像穿着黑衣白裙，发出尖厉的长鸣，掠过我们的小舟又向西飞去。过了一会儿，客人告辞离去，我也昏昏入睡了。我梦见一位道士穿着羽衣蹁跹而来，从临皋下经过时，向我拱手施礼说：“在赤壁玩得尽兴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答。“哎呀!我知道了，昨天夜里长呜着从我们船上飞过的，不就是您吗?”道士回头微笑，这时我也突然惊醒了。打开门看时，他已经不知所向了。

三、层次分析： 

第一段，先写黄泥坂夜游，为游赤壁作铺垫。（乐）
起笔不写赤壁之游，文章将时间、地点、人物作了扼要的交代之后，即用彩笔描绘黄泥坂一带的冬夜之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寥寥十六字，逼真地写出了初冬月夜静谧宁馨的气氛，烘托出主客浓厚的游兴，并为下文写登山和见鹤作了很好的铺垫。接着，通过主、客、妇三方的对话，写良宵、美酒、贵宾、佳肴四美已具，因此，夜游赤壁的兴致更高了。

第二段，描写复游赤壁的景色和过程，抒发自己的感受。（悲）

先对复游赤壁时所见景色作了具体的描写。主客面对着“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冬夜美景，发出了“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慨叹，从中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主客双方已从上段所写欢乐情绪悄悄地在向忧伤悲恐情绪转变了。“予乃摄衣而上，履蛲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写月夜登山历险，显示出作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文章接着写作者在山头“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情景。古人不称意时，往往通过长啸来抒发心中的郁闷和不快。此处作者写自己月夜登山，划然长啸，能抒泄贬谪黄州以来心中所积压的种种郁闷之意。而接着写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除了表现夜间登山历险的阴森恐怖气氛外，也隐隐含有对当时政治环境险恶的影射。

第三段，写道士化鹤的故事，表达了“人生如梦”的感慨。（空）

先写江中见鹤：“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后写梦中道士化鹤。梦道士化鹤应是因现实中与杨道士同游赤壁而引起的想像。梦境写得缥渺而神秘，而当作者醒后，“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奇幻空灵，耐人寻味。

四、精华解读。

1、写景抒情，不假辞藻，自然而工致。全用白描，却给人以清新之感，字面质朴而诗情丰腴。

此赋的写景，一向为历代文评家所推赏。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状景写情，字字如画，句句冬景，凄凉感人。又如“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等，这些文字全用白描，却给人清新之感，字面质朴而诗情浓郁。“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曲笔双关，寓情颇深。从字面上看，是写从作者初游赤壁的七月份到现在复游赤壁的十月份，由于秋冬季节的变化，江山景色已经随之变得不认识了。真是时变景迁，江山改容!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宋与西夏交战惨败，全军覆没，死者约六十万，宋神宗也抑郁而死，大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美好江山，满目凄凉。那么我们就能从这一句体味到更深刻的情感。

2、在以骈以散、亦骈亦散中表现浑然天成的诗意之美。

前后《赤壁赋》都采用了以赋纪游的古老形式，但又与魏晋时期的纪游赋有很大不同，是为文赋。赋的发展经战国骚体赋、汉代大赋、六朝骈赋，至唐代演变为律赋，不但讲骈偶，讲平仄，还要限押韵，限字数，形式要求越来越严格。虽然各时代中都产生过一些优秀的作品，但越来越紧的形式主义束缚势必削弱其内容的充实与情感的自由发挥。至宋代，赋的散文化倾向更明显，欧阳修《秋声赋》可看作文赋趋向成熟的标志。发展到苏轼手中，他更以杰出的文学天才和出色的创造能力，进一步兼取古文与赋的优点，如保留了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排比手法的适当运用，文气的旺盛，音节的铿锵，词采的华茂，但更多的是对它的改造和创新，即以骈散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将写景、叙事、抒情与说理有机地融为一体，且又最大限度地融合作为赋之源的诗性精神，在以骈以散、亦骈亦散中表现浑然天成的诗意之美。前后《赤壁赋》可谓把这种文赋的写作技巧推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3、关于道士化鹤的寓意。

李扶九评语：“此篇忽鹤忽道士，奇幻极矣，乃神似《南华》，非袭其貌也；至前篇说悲处在客口中，此篇悲则公自言矣。”《清夜录》云：“东坡先生贯通内典(即佛经)，尝赋《西江月》词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赤壁之游，乐则乐矣，转眼之间，其乐安在?以是观之，我与二客、鹤与道士，皆一梦也。”再联系我们读过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则此文梦道士化鹤的寓意，当可得到较确实的印证。

五、参考答案

第一题

命题意图：区别比较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的不同特点，体味作者不同的语言风格与表现手法。

参考答案：参读教材中的资料信息，反复阅读朗诵。

第二题

命题意图：帮助学生体会带有民族印记的一些文化符号，尽量寻找玄虚背后的真实情感。

参考答案：结合“鹤”的特性，注重“孤”的意义，寻求“道士”的职业追求，言之成理即可。鹤是实体，梦中的道士如鹤，是作者的积想所致的幻觉。从这个幻觉中透露了作者精神已升腾入大自然的旷达之中，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含蓄地传达出他企望超脱尘世、逍遥物外的隐秘心态，同时有“人生如梦”的感叹。

第三题

命题意图：本题意在引导学生通过反复诵读，感受文段的节奏音韵之美和诗情画意。

参考答案：(略)

第四题

命题意图：积累文言词汇，体会文句语气。

参考答案：

      1．之于(陈述句中)

  诸  2．之于(陈述句中)

      3．之乎(疑问句尾)

      1．高(形容词)

  危  2．高(形容词)

      3．高尚，高洁(形容词)

六、相关资料

1、赏析与研究资料。

                            《后赤壁赋》赏析

《前赤壁赋》是记夏历七月十六夜的江游，本篇是记十月十五夜的江游，读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两赋因季节不同而呈现的景物的变化。前赤壁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一派新秋的景象；后赋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初冬江上之景。

除了时令景色外，两次夜游的起兴和游程也大不相同。第一次是有目的、预先计划好的月下泛舟，人不离舟，所写的只是江与月，感情和议论也围绕着江与月而发，一气贯彻；这一次却并无江游的预谋，在散步中为“月白风清”的良夜所吸引，陡起游兴，才再度泛舟的，而且还舍舟登山，山游后又复舟游，过程曲折得多，展示的景色也因之而繁富。但更重要的区别是，前赋是作者以自己出面，发表了一篇议论，写的是舟中发生的实事；后赋则用道士化鹤这一俨然是印证前赋“羽化而登仙”的虚幻故事，作为高潮也作为余韵，以抒发超脱的情怀。

对这两赋的意境，清代批语评家金圣叹的领会颇为高明，他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中评道：“前赋的特地发明胸前一段真实了悟，后赋是承上文从现身现境一一指示此一段真实了悟。”又说：“若无后赋，前赋不明；若无前赋，后赋无谓。”把前后两赋的异同和关系说得相当透彻。

如果道士化鹤掠舟而过又到斋中相见不是托之于梦幻，那就变成一个荒诞的神怪故事，情趣也就因之顿减了。作者将这情节置之于若疑若信的恍惚的梦境，便觉得满纸空灵奇幻之中，作者的精神状态却是真实可信的。鹤是实体，梦中的道士如鹤，是作者的积想所致的幻觉。从这个幻觉中透露了作者精神升腾入大自然的旷达之思，将自己升华而与大自然合为一体了。

此赋的写景，一向被历代文评家所推赏。其杰出之处在于不假辞藻，自然而工致。如首段的“人影在地，仰见明月”；第二段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和“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等语，全用白描，却给人以清新之感，字面质朴而诗情丰腴。这是诗人突入了自然之后，汲取了风景的精髓，以简约平淡的语言给以准确表达的缘故，其风味极像陶渊明的诗句。苏轼在古代诗人中最倾服陶渊明，自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所述)。爱陶心切，便不知不觉追求着陶渊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境界。

写景写得好，是因为景中有情。所谓景中有情，不一定是在刻画景物时寄予感慨，而在于所刻画的对象中透露出作者的视角，作者对景物的体会，也即是有作者的诗情在内。于是风景与人格一致，达到了方苞所谓“胸无杂物，触处流露，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篡》评此文引)的主客观契合的创作心理状态。

此赋的散文味更重，但音律依然有韵文的铿锵。好几处押的是“藏韵”，有如书法笔画中中藏锋。如第二段“藏之久矣”的“久”，与上句“酒”押韵；“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识”，与前面“尺”、“出”押韵；  “盖二客不能从焉”的“从”，与前面“茸”、“龙”、“宫”及后面的“动”、“涌”、“恐”押韵；“听其所止而休焉”的“休”，与前面“留也”的“留”和“舟”、“流”押韵，韵字后面均带虚字作尾，都必须在诵读时才能体察。赋的古义为诵，古人称不歌而诵的为赋，赋原是要诵读才能诵出滋味来的。

    (何满子文，《古文鉴常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

评《后赤壁赋》

作为《赤壁赋》的姊妹篇，《后赤壁赋》既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意境创造，又有着与之一脉相承的生命感触而更加深微沉着。前次之游，是在秋天，因此写来无处而非秋色；此次之游，已是冬天，因此笔底在都染冬意。白露成霜，叶落枝枯，一派萧瑟，再加上冷月寒辉，则显得更加凄清寂寥。这本该是一幅引人伤悲的景象，然而苏轼却见而心喜，踏歌而行，感到如无美酒佳肴，未免辜负这月白风清的良夜。于是，客奉以鲈，妇供以酒，相携而重游赤壁。只是此赤壁非彼赤壁也，那清风无波，明月如水的夜色已难追寻，短短三个月，识见已在人们无知无觉之间改变了许多东西，“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这是对赤壁之景旧颜不再的感叹，又何尝不是对人生促促、年华逝水的深重悲慨?《赤壁赋》的整个意境恬淡缥渺，而《后赤壁赋》却奇崛瑰伟，不再有和谐的萧歌相和，不再有安详的主客问答，这儿突出的只有一个人的行动与思想。作为“主”的苏轼抛弃了客人，独自踏上了一条寻幽历险的道路，他登魄岩，辟杂草，坐怪石，攀古木，上至高险之鹘巢，下视幽深之水府。在这条探险的路上，行走的只有他一个人而无人能从。他的长啸划破深夜的寂静，草木为之摇撼，山谷为之回应，江水为之涌动，气贯山河，壮怀激烈，仿佛自己已是宇宙的精灵，天地的主宰。然而，面对大自然震撼人心的伟力，个体的人却又不由感觉到了“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迁居临皋亭》)的渺小与悲哀，高昂壮阔的情绪陡然低落，放怀长啸的豪迈、欢乐立刻转变为高处不胜寒的忧惧、伤感。他的探险是得还是失?没有答案。因为得失都无非一种价值评判，而对生命的感悟却本无衡量的标准。人所能做的，便是顺乎自然。解缆登舟后，只须随流飘荡，任其所止。

赤壁之游已结束，却余韵袅袅。那夜半飞鸣而过的孤鹤，那梦中神情翩然的道士，一为方外之篱，一为方外之人，孰是真，孰是幻?鹤化道士抑或鹤本道士所化?如庄周梦蝶，一片迷离惝忱。起码本为生活真实，在《为杨道士书帖》中，苏轼曾追记此事：“十月十五日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而见道士则在梦幻之中，未必是真，亦未必非真，由实生虚，虚虚实实，营造出一种恍惚奇幻的气氛，含蓄地传达出他企望超脱尘世、逍遥物外的隐秘心态。然而，“蘧蓬未必都非梦，了了方知不落空”(《次韵答元素》)，不管是真是梦，最终都“不见其处”，归于一片空无。

与《赤壁赋》中“乐——悲——乐’’的情感变化有所不同，《后赤壁赋》中的情感由平静的乐，到激昂的乐，再转而为悲，但最后并不是复归于乐，而是归之于一种顺其自然的无奈与淡泊，一种巨大的空幻感。与前后《赤壁赋》写作时间相近的，还有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他在巨大的时空之镜中照出了功名的虚幻，侬本多情，便对人生忧患有着更深切更痛苦的感受，而这种人生如梦的悲哀无可解脱，只能举杯对月，聊以宽怀。在《赤壁赋》中，苏轼则把人生须臾的解脱归之于理，从理性上论证物我皆可无尽，短暂的生命融入自然即可永恒。而在《后赤壁赋》中，则既无“情”，也无“理”，而把一切归之于“空”。可以说，理是对情的消解，而空又是对理的消解，在这重重消解中，对生命本质的揭露一步步深入，悲剧氛围也一步步加重，全文以“不见其处”戛然而止，既避免了再写下去或强作欢颜或流于颓丧，又留下了无限的空白，启发人去思索这“空”背后的内容与意义。

前后《赤壁赋》都采用了以赋纪游的古老形式，但又与魏晋时期的纪游赋有很大不同，是为文赋。赋的发展经战国骚体赋、汉代大赋、六朝骈赋，至唐代演变为律赋，不但讲骈偶，讲平仄，还要限押韵，限字数，形式要求越来越严格。虽然各时代中都产生过一些优秀的作品，但越来越紧的形式主义束缚势必削弱其内容的充实与情感的自由发挥。至宋代，赋的散文化倾向更明显，欧阳修《秋声赋》可看作文赋趋向成熟的标志。发展到苏轼手中，他更以杰出的文学天才和出色的创造能力，进一步兼取古文与赋的优点，如保留了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排比手法的适当运用，文气的旺盛，音节的铿锵，词采的华茂，但更多的是对它的改造和创新，即以骈散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将写景、叙事、抒情与说理有机地融为一体，且又最大限度地融合作为赋之源的诗性精神，在以骈以散、亦骈亦散中表现浑然天成的诗意之美。前后《赤壁赋》可谓把这种文赋的写作技巧推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
